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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丽君：波兰的民族命运在文学中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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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访谈

易丽君：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
士生导师，中国作协、译协会员，资深
翻译家。出版论著《波兰文学》《波兰
战后文学史》等，译著十余种。曾获中
国翻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
奖”、波兰总统和波兰文化、教育、外交
各部部长授予的各种勋章、功勋章及
各种荣誉称号，也曾获波兰书会授予
的二〇一二年度世界波兰文学翻译家

“横渡大西洋”大奖。

“咱们英语文学、俄国文学有人
看，法国文学有人看，德国文学差点，
多少还有人看。小语种文学看的人就
非常少了。”“真正搞文学翻译，你得坐
冷板凳，万事不管，上完课回家我就坐
在这儿翻译……现在也没人干了，干
出来也没人看，挺泄气的。”

谈到小语种文学的译介和接受现
状，85 岁的波兰文学翻译家、学者易
丽君先生快人快语。她留一头干练的
短发，在深秋天气里穿着薄羽绒和麻
灰针织马甲，在位于北外校园里的家
中，热情招呼到访的客人们。

在文学方面，波兰是一个不容小
觑的国度。仅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
里，已有五位波兰作家、诗人获得诺贝
尔文学奖，其中包括19世纪的批判现
实主义作家亨利克·显克维支，创造了
波兰民族史诗《农夫们》的弗拉迪斯拉
夫·莱蒙特，被众多当代中国诗人引为
同道的切斯瓦夫·米沃什，享有“诗界
莫扎特”之称、风趣迷人的维斯瓦娃·
辛波斯卡，以及今年增添的一位——
以百科全书式的想象力和清澈的散文
风格风靡读者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

易丽君先生是奥尔加·托卡尔丘
克的两部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白天的房子，夜晚的房子》的译者，也
是国内最早从事波兰文学翻译和研究
的学者之一。上世纪50年代，她和先
生袁汉鎔共同被公派至波兰留学，他
们在美丽的华沙大学校园里相恋相
伴，回国后，更是“组队”干起了文学翻
译的行当。他们一个负责文本语义，
一个负责修饰润色，如此，协作译介了
波兰文学史上一系列重要的文学作
品，包括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

《塔杜施先生》，显克维奇的《火与剑》
《洪流》，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的《费
尔迪杜凯》，切·米沃什的《被禁锢的头
脑》，赫贝特的《戴马嚼子的静物画》等
等，其中的一些在出版时即引起巨大
反响。

因其在波兰语教学和波兰文学翻
译和研究领域内做出的巨大贡献，易
丽君先生于 1984 年和 1997 年两度获
颁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共和国文化
功勋奖章。2018年，她被授予中国翻
译界最高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如今，早已退休的她隐居在工作
了一生的校园，独自照顾卧病的老
伴。独生女儿定居国外，偶尔回来探
望。书架上显眼的位置摆着外孙女的
博士毕业照，易丽君先生骄傲地指给
我们看。

她给人的印象真是爱憎分明、心
直口快。提到中国读者中读过托卡尔
丘克的为数寥寥，她说，“人们不知道
忙什么，现在没人看书。”对那些波兰
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作家，她也有赞
有弹，绝非一味褒扬。比如她喜欢富
于哲学意味的米沃什，对另一位红遍
中国的波兰诗人辛波斯卡却颇有微
词，认为她主要是在“玩儿诗”。

她也谈及波兰人的傲骨。哪怕得
了诺贝尔文学奖，在波兰人眼里也不
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一切与波兰的
历史有关，与它的独特的民族性有
关。“我觉得波兰文学是非常好的文
学。整个波兰的民族命运都能在波兰
文学里反映出来，比俄国文学还深
刻。”易丽君说。

记者：1954 年公派留学的时
候，您可以选择去哪个国家吗？

易丽君：不能，都是国家派。
国家派到哪儿就到哪儿。我记得
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快期末考试
了，突然让我们几个人不要参加考
试，上北京，也不知道干什么。我
们一共是 5个人，我们问考完试再
去行吗，说不用考试了。到了北京
才告诉我们要去留学。三个月政
治学习。那会儿有一大批人去留
苏，大概 2000多人，到东欧当时其
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共 100多人，
波兰就 17 个。这都是国家分配
的。我们 100 多人在一块儿念名
单，谁谁谁到波兰，谁谁谁到捷克，
谁谁谁到保加利亚……念到哪儿
就是哪儿。

17个人去波兰，一个字也不认
识，波兰语完全不懂，从零学起。
我在国内是武汉大学学中文的，第
一外语是俄语。在波兰，刚开始上
课的时候用俄语，老师用俄语教我
们波兰文，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学
了一年波兰语，完了就去上华沙大
学。上大学就和波兰人一起，我上
波兰语言文学系，从一年级读起，
读到五年级毕业。所以那时候在
波兰一共待了六年。

记者：在华沙大学您学习的是
什么专业？当时的学习条件艰苦
吗？

易丽君：在华沙大学波兰语言
文学系，我跟波兰人一样，学波兰
文学，也学欧洲文学，从古代文学
学起，从荷马史诗学起。

挺艰苦的。学习挺累，每天晚
上得学到两点。念书啊。特别是
后来上了波兰语言文学系，一开学
就发一个书单，91 本书，让你这学
期一本本念下去。考试就按照这
个书单考试。老师说了，我这个课
你们可以不来上，但书单上的必须
读完。

我们上波兰语言文学系的一
共 5个人，两个女的三个男的。后
来毕业以后，两个上外交部，两个

上社会科学院，我到了北外。我最
开始也不是到北外，而是到了电
台，当时叫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波兰
语专业。但是并没有波兰语专业，
结果我被分到俄语组当了两年记
者。我觉得太没意思了，我学波兰
文的，干嘛在这儿？后来留学生专
业调整，因为当时留学生分配工作
不合理的挺多，所有学非所用的重
新都要登记。我觉得我应该离开
广播电台，就到北外来教波兰语
了。那是 1962 年。我 1960 年毕
业，1962年到北外。到北外我就没
动过了。一辈子教授波兰语、研究
波兰文学。

记者：您刚回国内的时候，国
内的波兰语人才是不是处于一个
空白的状态？

易丽君：还不是完全空白。因
为我在波兰留学的时候，国内办了
一个波兰语班。我 1953 年上武汉
大学，1954 年去波兰。同时，在北
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东欧语系，现
在叫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在东欧语
系开了波兰语专业，请了 3个波兰
专家教 15 个人，挺不错。虽然语
言环境比波兰差一些，但 3个专家
带 15 个人，练口语的时间很多。
后来我们的教研室组长就是这儿
毕业的。

记者：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事
文学翻译的呢？

易丽君：我开始做翻译的时候是
1968年，翻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先人
祭》。《先人祭》的主题是波兰的爱国
人士反抗沙皇俄国的斗争，爱国志士
被投进监狱。1968 年在波兰演这个
戏，引起了波兰的震动。这个事儿也
被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了，周恩来总理
有一次开会说，怎么一本书能够引起
波兰社会的波动呢？这是一本什么
样的书？能不能翻译出来看看？

于是就找人翻。老一辈的专家
们不懂波兰语，从英文翻也不太合
适，就问，有没有懂波兰语的？当时
跟我住在一个单元的朋友，他是人民
文学出版社的一个编辑，他说，我知
道有个人懂波兰语，他说的就是我。
那会儿我已经到北外来教书了。经
过他推荐，我就把这本书翻译出来
了。

记者：这本书是您自己一个人独
立完成翻译的吗？

易丽君：我们两个，我和我老头
袁汉鎔。我的所有译本都是两个人
一起翻译的。我翻译完了他看，他的
汉语好，在语言上我给加工润色。我
老头是华沙大学物理系毕业的，我们
是一块儿出国，一块儿念书，他在物
理系，我在文学系。我们那会儿的宿
舍就是一个大花园里的一栋一栋的
小别墅，特别漂亮。我住在前面一个
房子，他住在后面一个房子。

记者：《先人祭》出版后获得什么
反响？

易丽君：《先人祭》翻译完了以后

就因为历史原因搁置了。真正出版
是在197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的。当时出来的时候，反响特别好。
这本书写得好、译得好、出得好，这是
社科院中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
说的。

记者：从《先人祭》之后，您就慢
慢投入到文学翻译当中了吗？

易丽君：《先人祭》出来以后我就
觉得，反应挺好，挺有意思。但很长
一段时间我也不怎么做波兰语翻
译。《先人祭》的编辑后来和我成了好
朋友，因为编辑我的书，他年年找我
要稿子，我年年给他翻。上世纪80年
代起，我在《世界文学》上发了很多翻
译的短篇。做文学翻译都是出版社
找我，不是我找他们。后来人家找到
我译显克维奇的三部曲已经是上世
纪90年代了。

记者：您最初读到托卡尔丘克的
作品有什么印象？

易丽君：《太古和其他的时间》这
本书我一看，我觉得是我以前没有接
触过的文学。它比较虚幻，它的现实
也是一种虚幻的现实。它不是魔幻
现实主义，它是虚幻现实主义。这是
一个文学史上没有的词儿。托卡尔
丘克的时间概念是很虚的，小说里头
的人物也是很虚的。这些人跟咱们
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太一样。里头有
个老太太，她就跟希腊神话里那个珀
耳塞福涅一样，珀耳塞福涅半年在地
上，半年在地下。这个老太太半年在
睡觉，半年在活着，活着的时候她就
讲故事。我的译序题目就是《一首具
体而虚幻的存在交响诗》。托卡尔丘
克的特点就是虚幻。但是你要是好
好地念的话，小说确实很丰富，很出
彩。神话、传奇、史诗、故事，她都融
合到一个文本里了。

记者：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
里，有哪些是独属于波兰本地的传说
和神话？

易丽君：不完全是波兰本土的神
话传说，它包括整个欧洲的东西。半
年在地上、半年在地下的老太太，那是
来自希腊神话。有一个长胡子的圣
女，也不是来自波兰传统，而是来自欧
洲文学传统。整个故事讲的都是波兰
的事儿，是波兰的日常生活，但时间的
概念来自欧洲文化。里面除了人的时
间以外，还有房屋的时间、果园的时
间、椴树的时间、游戏的时间，她把物
也人格化了。但是这也不是波兰独有
的。我在《世界文学》工作的朋友，他
是搞捷克语的。他说，这些东西捷克
文学里面也有。它是从整个欧洲文学
传统里生长出来的。

记者：《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在波
兰选入了中学课本，为什么这么受到
大众喜爱？

易丽君：我觉得是因为它很新。
它的写作手法很新。波兰文学是这
么分的，古代文学、文艺复兴的文学、
启蒙时期的文学，然后是浪漫主义文
学，波兰的浪漫主义文学在欧洲很有
名，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卡拉
辛斯基是浪漫主义的三个大师。他
们之后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包括亨利
克·显克维支、弗拉迪斯拉夫·莱蒙特
这些人。但是这些人的写法都是非
常传统的写法。浪漫主义的文学和
俄国的普希金也差不多，现实主义文
学和法国的巴尔扎克也差不多。可
是托卡尔丘克的写法，把现实虚幻化
的写法，在欧洲前所未有。要么就是
魔幻现实主义，那是另外一个概念。

记者：而且她有一种举重若轻的
能力，把很宏大的历史事实用很轻巧
的手段表现出来。她受到了哪些文
学传统的影响呢？

易丽君：她不是文学系出身的，
完全是自学成才。她读书多，要说影
响，哪儿的影响都有。她说，我成天
就是读书多，没别的。阅读范围广，
念的东西杂，很难说她是哪个派别。
她自己都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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